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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October 15th, 2014,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organized a one-day seminar “In Dialogue 
with Jürgen Moltmann: Beijing Summit”. Professor Jürgen Moltmann,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German theologian who has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with his “Theology of Hope” and “Theology of Ecology”, presented a 
paper on the theme of “Theology of Hop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15th. Moltmann argues that in Christianity, whose center is 
the resurrected Christ, there has been a spiritual heritage with a focus on the 
future and on the compassion of Holy Spirit. This spirituality can transcend 
secular utilitarian love. This spirituality believes that the end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and seeks for a relationship and balance among all 
beings of the universe, trying to bring all things back to order to live in 
peac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is spiritual heritage. Six scholars responded to 
his talk and engaged in a heated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Moltman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following is the detailed record of the dialogue, it 
is anticipated that further discussion will be developed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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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熙楠（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莫尔特曼对於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一直有一种好奇。他非常勤

奋，在他高龄之时还在读《道德经》，希望从《道德经》里面吸收养

分，来丰富他自己的神学。他是欧洲神学家里面少数愿意来中国聆

听、学习和对话的神学家。在这几天与我们一起交流探讨时，他表示

相对於儒家的思想，他更推崇的还是老子《道德经》中的思想。

莫尔特曼一直强调参加今天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来聆听、要来学

习，要来跟中国学者进行一场对话的。我们期待莫尔特曼 “盼望神学

和中国未来”这一主题的精彩发言，也期待今天会有精彩的讨论和对

话。

莫尔特曼发言

我在此所能提供的是關於希望的一些想法，而中国人必须自己找

出中国的未来。我首先想说明，我从新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 • 布洛赫

（Ernst Bloch）那里学习了希望哲学，从圣经的先知和使徒那里学到了

希望神学。布洛赫的书叫《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我的

书叫《希望神学》（The Theology of Hope）。

下面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第一，希望的上帝。这是独一无

二的地方：世界上没有其他一种宗教像基督教那样把上帝如此紧密地

和人类对於世界未来的希望结合在一起。上帝是唯一的永恒，是一个

“完全的他者”，那神圣者是绝对而且无限的，这些都是被普遍接受

的观点。上帝“在我们之上”，上帝“在我们之中”，上帝是“一切

存在的根据”，这些说法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一个希望的上帝在人类

面前吸引我们跨入未来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是新的。

我们在先知书和使徒行传中发现了这个希望。这是以色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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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WE-adonai），这个上帝把祂的大批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

出来，带领其来到自由“乐土”。这个主率领祂的子民白天在云柱中

行，夜晚在火光之中走，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故事，这是關

於希望和实现希望的上帝故事。

这个以色列的主也是基督教《新约》里上帝故事中的“耶稣基督

之父”。这样一个上帝是能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复活使得面对死亡威

胁的被奴役者得以自由地走出埃及並通向永恒生命的转化。这个上帝

率领他的子民走向永恒生命，进入圣灵的火与风暴之中。这也是一个

希望和实现的上帝故事，这个希望就是以“主”的身分来到这个世界

的耶稣基督。希望的实现就是死人的复活和即将来到世界上的生命。

这是一个希望和实现的信实的上帝，人类可以信靠並期待祂。

通常神性的永恒总是表达为神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中的存在，上帝

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样的存在。在《新约》和《旧约》中，

这个传统变成上帝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会来临。上帝是即将来临

者，它是一个来临中的上帝，未来是上帝的一个属性。这是一个希望

的上帝，以色列和教会对未来的期盼。

但是这个上帝不仅仅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人类也是上帝对祂的世

界的希望。有一个老犹太法师说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完美

的，然而只有人类是在希望中被创造，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完美的原

因。如果人类是在希望当中被创造的，那么上帝对人的将来是有所期

待的：上帝期待人真正成为人。

什么是最终的希望或者想像呢？上帝将会终结不完美的世界和人

类，这就是所谓“新天新地的创造”。什么是被期待的“新”呢？也

就是上帝在世界当中新的存在，也就是上帝在所有人事物中的寓居，

以至於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加入到上帝赐予的永恒活力的生命当中並

开始绽放，就像春天绽放的花朵一样。《圣经》中最后的一个希望就

是《啟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说到的：“看，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然后“上帝在万物之中”，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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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节说的那样。万物的最终转化将是宇宙的荣耀和圣化。

第二，希望的人类。不仅仅是犹太人，基督徒们也是“充满希望

的人”（希望的子民）。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充满信心的，张开双臂

接受自上帝来的一切，预备着开始崭新的新生活，並不去在乎年龄。

希望是信仰的基本要素，这一点是非常有基督教特色的。未来是所有

基督教颂歌的基调，也是新的一天的晨曦，所有的事物在晨曦中都能

被看见。只有复活节信仰、复活的信仰、转化经验才是基督教信仰。

相信意味着在复活的基督的临在中生活，迎接即将来临的、可以拯救

我们这个世界的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正义。

鲜活的希望会唤醒我们所有的感官，让我们迎接新的一天，开放

我们的思维去面对未来的可能性。由於基督的复活並藉着复活之灵的

大能，无论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面对未来。我们在死亡的

世界中发基督生命的丰盈，我们意识到在恐怖世界中基督把我们从邪

恶中的拯救。“上帝将会拭去人眼中的泪水”，今天这已经开始於基

督徒的团契当中。信仰就是一种安慰和对生命的鼓励。

由於基督的复活並藉着复活之灵的大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心灵。

它不仅指向未来，而且也指向过去；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

我们的祖先。“你们将会死而复生”（《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九

节）。复活的希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希望，不仅包含即将来临

的，也包含那些已经逝去了的。我们一定不要像许多西方人那样忘记

我们的先祖，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死亡的希望。但是我们不必害怕我们

的祖先，我们可以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分享希望的团契中。我们

的祖先在死而复生当中和我们在基督当中一样拥有同一个的未来。

第三，是终结还是开始？我们的人类世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或者我们在等待世界末日吗？比如康德所说的“万物的终结是宇宙的

毁灭”或是有些人期待像黑格尔说的“历史的终结”，那是上帝和所

有良善之人在邪魔峡谷对抗撒旦和所有邪恶之人的终末之战。

传统上人们是在期待着“世界末日”的，但比起期待更多的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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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在伟大的审判日之后，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整个地球在天

啟之火中被烧毁。这种異象或恶梦是基督教的吗？其实並不是。真正

的基督教盼望所期待的与这些最终的冲突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关係。因

为基督教希望所关注的不是终结：不是生命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世

界的终结，而是开始：真实生命的开始、和平国度的开始、万物的新

创造之开始。基督教希望的根基和力量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基

督徒期待死人的复活和将来世界的生命。正如所有基督教的告解所

说：“看，旧事物已经死亡，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使徒保罗断言，

即将来临的不是终结，而是新的：新的生命、新的歌曲、万物的新创

造。正如艾略特的诗中所说：“ 在我结束之时就是我开始之时。”

第四点，反抗和期盼是希望的品德。在苦难、失望、痛苦和悲伤

中，希望会证明它的安慰和抵抗力。它的安慰即便在痛苦和悲伤之中

也能持续存在，让人知道这不是结束，还有其他的可能会到来。它鼓

励人们在不可避免的情況面前不要认输，而要继续反抗。通过希望

的力量，我们不放棄我们自己。放棄自己是在痛苦处境中最直接的诱

惑。

然而，在希望中反抗的精神，希望上帝和平与和谐的国度的来临

只是其中一面。人们如果要反抗一个充满冲突和暴力的世界，要么是

通过心生退隐之念回归个人生活，要么通过积极努力尽可能去改变罪

恶的生存条件。要做到这点，人们需要奥巴马所说“无畏的希望”，

不要让这个世界沉沦下去。

华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说基督教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苦修的基督教，把世界称为是恶的並离棄它；另一种是人类等待

着变革的基督教来临，宣称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並要改变它。这是他在

美国开啟的社会福音运动，这也是拉美解放神学的道路；这是马丁 • 

路德 • 金（Martin Luther King）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道路，也是欧洲和平

运动的道路。许多加入生态运动並成为“地球的朋友”的人，他们也同

样分享这种积极的希望：“另一个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他们呼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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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总会有非常明显的与生命、正义、自由相矛

盾的境况，我们必须去克服这些东西。“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

也有一些境况跟生命、正义、自由相一致，这些我们必须去享受和发

扬。在与上帝相适应的处境中是生命的快乐，生命主宰一切；在与上

帝相矛盾的处境中是恐怖与焦虑，死亡主宰一切。基督徒今日能够发

现即将到来的上帝国度的寓言，他们期盼着那些在上帝的未来中将要

发生的一切。在创造性的期待中，他们预知着未来。

“我们听见那些渴望和平人的呼喊。飢餓的和被剥削的人们在

呼唤正义；被轻视和弱势的人们需要他们的人性尊严。凭着信心，藉

着上帝更新的大能，我们呼求您，参与这个对上帝国度的盼望之中，

让世人得见新创造的某些部分，基督将在他的日子里会最后完成这

些。”这是1968年我还年轻时在瑞典普萨拉参加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

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大会时看到的一条普世运动的宣传

语。我直到今天一直遵循这一标语。

第五，绝望。基督教信仰需要依靠希望的大能来获取其生命力。

我们的理性取决於我们对感官觉醒和智力想像的期待。如果这是真

的，那么缺乏信心和理性的不幸就是毫无希望，也就是绝望。绝望是

一种“罪”还是一种病？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情況下是自作自孽而

来的病态。我们退缩，然后陷入无望，落入一种悲惨的境地。但丁的

《神曲》（Divine Comedy）中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抛棄所有的希

望来到这里”。但是把这个句子颠倒过来却是真理：“如果你抛棄了

所有的希望，那么你就在地狱之门了”。

“罪”意味着一种与永恒的上帝以及上帝所赐予的生命隔绝的状

态。我们被告知，原罪就是我们人类的自高自大，我们想成为上帝或

者想像上帝一样。但这只对了一半，如今有谁想像上帝一样呢？那么

另一半關於这个罪的真相就是这种退缩、放棄和悲伤。冷漠是无力量

者的原罪，这是我们心灵的懒惰、感官的忧伤、灵魂的怯懦。中世纪

的“致命的罪”的清单上位居第一的总是绝望冷漠（acedia），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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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悲哀、冷漠。这就是对抗生命的最糟糕的罪，绝望的所有形式都

以希望为前提。在拉丁语中希望是Spes, 绝望是de-speratio。 生活中

的希望如果在各个方面受挫，那么希望就会与人们背道而驰並且摧毁

他们。

“我到处找工作，但总是被拒绝。然后我已经到了这一步，觉得

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是柏林一个年轻的罪犯对我说的。如果不

再有希望，那么生活就失去了方向，然后人们开始自我毁灭，伴着毒

品、酒精，最后自杀或者暴力就开始了。“去摧毁你的东西”，绝望

和暴力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了希望，杀戮

就开始了，就像我们今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看到的那样。

基督徒在受难又复活的基督身上看到的是无望者的希望。“你是

这个无望者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面，希望从绝望中重

新诞生，就像基督从十字架上的绝望中重新复活为新的生命一样。

回应莫尔特曼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

谢谢，我是很多年以前就很赞成，现在更强烈赞成莫尔特曼对基

督教希望的理解，而且也很赞成他關於末世的理论。刚才他的话很简

略地说我们的前边不是事物的终结，而是新的事物、新的生命、新的

歌唱，以及万物新的创造。

但是我也应该回答莫尔特曼在文章第一句话就提出来的对於中

国所面临挑战，他只是给我们提出關於希望的观念，而要我们自己来

做这件事情。中国的未来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来迎接这个挑

战。而且正如莫尔特曼教授所说的，属於彼岸的东西，也包含此岸的

东西。他刚才也说，我们人类也是上帝在希望中的创造，为他的世界

做创造。而且上帝也在期盼着未来的人类，上帝也在期盼着更加有人



基督教文化学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第34辑 • 2015秋68

性的人类，所以考虑到他这些说法，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应当

做些什么。

我想我们应该做什么？即使从我们非宗教的或者世俗的角度来

看问题，即使我们只从这个世界、此时此岸来看问题，我们也应该发

现了所谓老的、旧的，往往是与死亡相聯繫的；所谓新的，往往是同

生命相聯繫的。他的思想就深刻在这里，所谓新跟生命相聯繫，我认

为在当今中国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是生死攸关

的。对於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或者生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

的。

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上或者世界事物

上。我们现在正在提中国同美国之间应该建立新型的大国关係，这是

一种新的思想。那么我觉得这个新的各种国家之间的关係，不仅仅应

该在美国同中国之间，还应该在比方欧洲同中国之间、俄罗斯同中国

之间、在印度同中国之间、在日本同中国之间，都应该有一种新的观

念、新的思想，这是特别生死攸关的。

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可能不至於连这一点都

想不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13亿人口，如果同另外的13亿人友好

合作，我为什么说另外13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在关係非常微

妙的几个国家之中，正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他们加起来大致

也是13亿，比如说印度、日本和菲律宾。我们应同另外13亿有友好、全

面的合作。

在国内事物方面是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新的类型关係。这个新型

的关係我想应该是指我们汉族人或者我们的中央政府同西藏的、新疆

的，也许还有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係。

我们也需要考虑一种新的、和我们不同人群之间的关係、和不同

社区的关係。这些人群和社区，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住在香港，住在

台湾。

我们最后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和新型的关係，新在哪儿？这只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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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说，我们需要超越老的、旧的观念和思想。比方说我们应该超越

“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是朋

友就是敌人的敌我分明的二分法思想。我们应该超越施密特，他的说

法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的说法是一模一样，大家知道他是希特

勒的护卫者。

我们应该超越或者避免陷入所谓的零和游戏的陷阱，那是一个

巨大的无底、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思想被

取代？其实有一些大家不熟悉。我们剩下的是怎么做的问题，就是所

谓的双赢或者多赢——多边都赢的游戏，来取代这种零和游戏，这是

一种新的观念。同它相反的观念可能是旧的，当然是旧的，比方说民

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极端国家主义的观念，它只

会引向战争。而我们知道战争将带来数以十亿计人的死亡，带来地球

的毁灭，这是核时代告诉我们的常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个常识。

这样的战争是没有胜者的，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如果有人能活下来，

这样经过屠杀别人活下来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按照基督教信仰说

法，它只能倒向永远的毁灭，而不是永远的生命，像莫尔特曼教授最

后的希望。

最后，我想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我们要忘记以往的事，我们

不要纠缠在以往的事情上，不能住在以往的事情上。这当然不是说我

们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而是我们应该忘记仇恨。还有保罗有句话也是

非常重要：“最后应该毁灭的敌人是死亡，而不是生命”。这就是我

的回应。

大卫 • 贾思柏（David Jasper，中国人民大学/格拉斯哥大学）：

我四十年前就开始阅读並敬慕莫尔特曼的作品和思想了。您可能

不记得了，但是我在1972年牛津大学读书时见过您，您当时在牛津有

一个讲座。今天我作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会关联到今天早上和下午的

话题。我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所以我的这些问题都是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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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的。

我们现在都是在定义和重新定义一些特殊的术语或者说词语，那

种意义的改变和挑战在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会产生的。在我们这种全球

化的环境中，这对我们这些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使用这些语

言，而且依靠语言来相互理解。比如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我们同时

使用三种语言，我不断努力，也只能理解75%的内容。

所以我首先回到今天上午我说的莫尔特曼教授的术语问题。莫

尔特曼教授的术语“政治宗教”是否在《摩西五经》的圣约传统中有

着深远的根基？那是以色列各部族与他们所知晓的雅威上帝的关係。

此外，正是犹太国的最终毁灭以及大流散的来临使得大家盼望着基督

教，而基督教与政治宗教的关係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非常複雜，而且

模稜两可，儘管在18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政治绝对论和古代政体。我的

第一点是一个评论而不是一个问题，对政治宗教的术语模糊性做一些

回应。

我的第二点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旦我们移到了这么一个

理念，即君主是决定例外状态之人，那么在我看来，恐怖主义这个术

语，实际上就变得普遍，而且非常难去定位了。君主和恐怖主义，一

方是君主，另外一方是恐怖主义，是不是与例外状态聯繫起来了？那

么，谁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是谁在试图控制暴

力？肯定不是法律、宪法或者是人权在控制，但这些东西本身又实际

上都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工具。还有，基督曾经被看为是一个政治人

物，是否基督自己要对抗什么？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恐怖主义成

为一个普遍术语时，很难在任何一个具体地方定位之。

第三，我必须要承认，我对一个观点不是很放心：一个“普世的

和平教会”应该独立於“有权阶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我看来，这

种观点存在着截然区分神学（宗教）和政治的危险。不论你如何理

解，神学和政治其实是分不开的，两者必须聯繫在一起。如果一个和

平的教会所能够提供的並不仅仅是“暴力的缺失”，而是另外一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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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一种“权力的平衡”，针对根植於军备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权力。

这样的另一种平衡最终必须是一种神学条件，它能唤起的不是它本

身，而是公义的伸张以及和谐的人际和社会关係。或者说这一类的观

察是一个对宗教和神学本质问题的思考，是我们在当下这个世界无法

避免的思考。

我的第四点会更加具体一点。论及生态问题，我们难道不需要去

重新思考、很严肃地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吗？即我们传统上的自然宗

教和啟示宗教之间的关係和平衡问题。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在想，会不

会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在我们这个被污染和被剥削的世界里，生态学

和生态学的坚持是不是会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新形式的自然神学或自然

神论？这会不会是一个神学问题？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世界的一

个真正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们回到今天下午的主要问题，關於“希望”的问

题。我首先坦白，我在努力地准确区分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和莫尔

特曼教授的“希望神学”。这两者到底在何种层面彼此相关？对我来

说，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都与希望的神学有关。在这一点上，莫尔特

曼教授多年来写了很多著作。

我想问的是，希望的原理与我们这个世俗化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关

係呢？所以作为神学家，我要继续问一个古老的人类学问题。对我们

这些带着不同信念和信仰生活的人来说，活在当下又活在盼望当中有

何意义？转变更新进入永恒的生命之中的准确含义是什么？从历史来

看，我感觉基督教总是面临一种威胁，会陷入一种危险之中，即暗示

人们，只要忍受当下的苦难就好，因为最终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未来的

状态（也许不是在此生），那个状态也许会更好，这样，当下的状态

无论看起来如何糟糕都是值得的。

我的问题更精确的说是，这种希望与我们此刻的自然世界、与我

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哲学有什么关係？如此思考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希

望的宗教和希望的神学与我们当下的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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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係，这种经验是我们肩负着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在当下生活的经验。

我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谈了这样一种人类学观点，把希望看为未来的

事件，但是同时这种未来是绝对与我此时此地所做的负责任的决定相

关的。

游斌（中央民族大学）：

读完了莫尔特曼教授的论文之后，我觉得在两个方面得到非常

大的啟发。第一个刚才何教授也谈到了，末世论在莫尔特曼教授这

里，並不是一个进入虚无，並不是一个毁灭，而是一个新天新地的

新创造。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创造当中，上帝是一个纯粹的舍金纳

（Shekinah）。採用犹太神学的思想的话，上帝和人类的同在在末世

才得到最大的完全。所以对待末世，基督徒的情感不是一种恐惧、

不是一种害怕，而是一种希望。这样一个末世论，才是希望神学的基

础。哪怕我们当下的生活可能充满了紧张，充满了不公义和充满了苦

难，这样一种对於末世的正面积极的看法，也可以说是人类希望的基

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神学才能被称为是盼望神学，这是它

的神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啟发。

第二点，他对末世论的理解当中所展现出来对於生态神学的关

怀。也就是说，他这里谈到末世是一个宇宙论的维度。也就是说，末

世的来临，不仅是对基督徒、不仅是对人类，而且对整个创造物来

讲，它都是一个希望。就像在他的论文当中所讲到的，上帝的临在是

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万世万物当中。所以，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

都会在上帝的那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当中存在，並且像春天的花一

样盛开。我觉得，这确实展现出来莫尔特曼教授通过一个对末世论的

新解释，来开啟对於生态神学的一个很宽广的维度，也就是说，从末

世论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无论是动物、植物，甚至

是山川河流，从末世的来临这个角度来讲，都拥有同样的权利，都拥

有同样的盼望。因为在末世当中，动物、植物、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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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上帝进入到一种共融的境界当中。

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正教对於末世的理解是一个神化论的

神化，这也就为当前的新教和东正教在末世论方面的对话开啟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入口。我觉得在这样一种对末世的理解上，也就是说，所

有的动植物、所有的被造物在末世当中都将进入和上帝的共融当中，

也可以为基督教和东方宗教的对话找到一个很好的入口，这个是我在

读他的论文当中两点非常大的啟发。

在这里我也想提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關於末世和三一上帝的

关係。在他的论文当中，他从末世的角度谈到上帝的来临。但是，基

督教的上帝总是一个三一论的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和它的人民和世

界的同在，已经由耶稣基督的到来而开啟了。而且在耶稣基督升天之

后，由於圣灵的降临，上帝之国也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耶稣是上帝

的一个完全的显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所讲的末世，已

经在某种意义上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末世不是一个未来的事

件，而对於我们今天在基督之后，在末世之前的人来讲，甚至是一个

过程，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整个的历程。而且由於圣灵的降临，更具

体的讲，由於具体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上帝之国已经在某种不完全的

意义上存在於这个世界之上。这样，基督徒对於末世的期盼，也不是

只是对於未来的判断，而是在当下生命的每一刻，与圣灵、与教会、

与他人的交往当中完成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听到他从基督论、圣灵论

和教会论这些角度再来阐述末世对於我们生活的一个含义。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十字架神学意义上的末世论，也就是说，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基督教最具特点的地方，也是基督教末世论

的基础之一。它表明了基督徒进入末世的一个独特的道路，也就是通

过在这个世界上十字架的道路，作世界的仆人才有可能。所以基督教

的希望神学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希望，是一个曾经被钉死的一个非常

软弱的上帝的希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悖论的神学，也是他所阅读的

《道德经》的精神。也就是说，在柔弱当中见刚强这样一种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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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软弱的上帝身上，我们可以盼望一个非常光荣的未来这样一

种悖论。而且我觉得在十字架的意义上来理解末世的降临可以为基督

教对各种各样的政治末世论，也就是说，通过权力、政治，而在世上

实现上帝治国的各种方案，比如说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的

特殊主义，以及我们在中国当下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民族主

义等思潮，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批判武器。这是我想向他提的第二

个方面的评论。

第三，我想就末世和审判来提一点疑问。比如说在莫尔特曼教授

对於末世论的评论当中，末世是充满希望的，是新天新地的降临。但

无论是在《旧约》的啟示文学，还是在新约的《啟示录》当中，末世

也是一个审判时刻。不知你在谈论末世的希望的时候，怎么样谈论末

世的审判？而且在传统基督教的范围之内，末世对於非基督徒来讲，

如何来言说？尤其是这样一个多元宗教共存，宗教对话已成为时代主

流的情況下，末世论如何成为一个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对话的题目，如

何向其他的宗教来言说基督徒的末世和希望呢？

林子淳（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我有两个回应，希望神学是作为基督教的神学，而刚才在莫尔特曼

简短的分享里头，主要是谈到犹太教传统的基础内容。如果不是研究基

督教、犹太教和《圣经》的大陆学者，不一定可以立即把握，但是他非

常精彩的就是跟我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刚才两位教授都提过

了，他的核心不是谈终末，而是谈新；更准确地说，他主要关注的不是

终末自身，而是由终末引发的新的开始，在生命中新的可能性。这就完

全颠覆了长期以来影响很久的末日论中關於终末的恐怖想像。

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关联到复活的上帝，它有一个满足应许的上

帝，一个来临中的上帝，所以希望神学也鼓励了在实践上的转化，在

真实的生命中寻找一些新的道路，所以它就不单纯是给基督徒这个

意义。在这个简短分享当中非常清晰的一点是，他也解释了希望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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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徒以外也是可以有意义的，包括我们中国人。刚才我们可以看

到，就好像莫尔特曼一开始也讲到了，他是受到了布洛赫盼望原理的

影响，我们也会可以想像到，它也可以跟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和

一些意识和思想的改变关联起来，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有共鸣、可以有

对话，这也可以是中国学者一个很好的侧重点。

我的问题也跟贾思柏教授和游斌教授有相似性。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生命中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推动人去支持、超越能力的一个

上帝，那么它是不是一定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它可不可以只是一个象

征？它可以推动人去理解盼望。基督教可不可以是理解盼望的多元途

径中的一种？ 在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里有一个好处是我们有很多的

接触点，那么是否可以这样问，在多元宗教文化的背景当中，是否有

可能去发展一种比较的盼望神学（The comparative theology of hope）？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复活的上帝、基

督教的上帝还是不是盼望的高峰和支持点呢？这也是跟游斌教授刚才

谈的三位一体的问题有关，当然会影响到跟不同宗教文化的关联性，

当然也会影响到盼望神学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根基问题。想了解莫尔特

曼教授在这方面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也是继续探讨盼望和终末的把握问题。刚才我提到，

在中国如果不是很了解基督教神学，要把握终末和盼望不是一个非

常容易的事情。其实，从西方历史来看，西方人也会在历史当中出现

很多把握方面的误差，比如您前面不同版本的讲稿中提到了千禧年主

义、基督教的帝国以及不同版本的终末和终结论，它们都在不同的时

代抓住了终末的要点。可是在另外的情況之下，扭曲了某些重点。如

果来到中国，在一个完全不同背景的文化之下，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这

种落差。你的文章当中也提到，我们的历史学家对要对太平天国作出

什么评价感到非常头痛。但它一定程度上也是承接了基督教的终末论

的思想。这个该怎么去看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还是站立在



基督教文化学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第34辑 • 2015秋76

世界的一边，如果要把握从超越那一边而来的远象，总是会有一些

落差。所以不奇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梦想，有“中国梦”。但

是可能每一个人的梦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盼望，甚至是对

公义、和平的盼望，但是内容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但其实一点

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从基督教的一开头，保罗自己对於终末的想

象，在他同时代犹太人当中已经引来非常大的争议和冲突。所以从这

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盼望可以带来推动人的能力。但是因为我们

有落差，这个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扭曲为暴力冲突，很容易就回到

今天上午讲过的问题：究竟我们对这种实践、盼望的能力，应该要怎

么样去保持？究竟我们应不应该在实践上面加上一点限制？

如果我们谈的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改变，但是在实践当中，需不需

要一种外在建制的平衡，在改变与局限之间，需不需要一种拿捏呢？

这当然是涉及到伦理的问题、盼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怎

么样把这一块都去放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大家可以真正找到一个公义

和平的远象，我想还是需要在很多不同方面的发展。我想这也是莫尔

特曼教授的思想给我们的一种推动和啟发。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

我主要是研究东正教，所以说对新教方面了解並不是太多。但是

關於莫尔特曼的神学以及盼望神学我早有耳闻，尤其是最近读了他的

两篇文章，所以我就谈一点感想，谈不上回应。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一直到现在都在困惑我这个普通人

的一个问题：假如让你活，让你随便活，你活不活？比方让你活一千

年、一万年，你活不活？当我厌烦的时候，我想不能再活了，为什

么？因为那样活的话会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於是我就开始去各种哲

学里边找答案，所有的哲学都告诉我，你不应该在那个世界里那么

活，那么活是很无耻的。你要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到理念世界里去，

这样不好。因为他是哲学家，所以他说不好。但别人说这个世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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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世界这么好，你怎么不愿意这么活？但是愿

意活，但是让我活这么长时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

我后来接触了很多宗教，后来大部分宗教都教导我这个世界不可

爱。这个世界有原罪，原来很好，但是有了原罪之后，这世界很不可

爱、它有罪了，不要追求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佛教说这个世界用一个

字概括，就是“苦”，所以在佛教徒面前不敢提这个问题，要多活一

天，佛教会很鄙视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多活一天？

所有的宗教会做什么工作呢？不让你自杀，因为你考虑这个问

题，最终肯定会要自杀的。道教，世界上只有这一种宗教，告诉你要

在这个世界上尽量多活，不行你就炼丹，所以在我看来道教是最好的

宗教，中国人创造的。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教导人们，不要在这个世界

上多活一天，你活可以，不要多活一天。

於是我继续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基督教里面找到了答案，是

从本体论上找到了这个答案。它是个哲学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极

其简单。怎么找到的呢？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无限，但是上帝突然创

造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在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跟上帝本身，以

及上帝待的地方不一样，它是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差别在什

么地方？就是本体论的差别，關於存在的问题。上帝在这个世界是永

恒的，存在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待的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因为它是

被造的，这就是两个世界存在性的差異，这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最后搞清楚了，上帝的世界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必须要灭亡

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多活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世界注定

要灭亡了。在这种点上，太多的哲学、太多的宗教都教导我们这个世

界不可爱，这个世界要灭亡。连唯物主义也说，世界有产生的一天，

但也有灭亡的一天。

但在研究莫尔特曼之前，我一直做俄罗斯哲学研究，布尔加科夫

（Sergei Bulgakov）他一直是倡导积极的末世论。我在这个世界上之

还活下去，多活一天，我就感觉到挺高尚的，我毕竟要活下去，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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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信心在哪里呢？这个世界要终结的话，没有我的参与，没有我的

创造,它是不会终结，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认为它的末世论是积极的

末世论。

再一个，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做什么，如果从终点看问题，一

切就都有了意义。因为你不从终点看问题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你

从始点看的话，我才四、五十岁，还有120岁的呢，这么看的话，生

命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是说你活多大，总有一天要死，如果这样想的

话，你会感觉到每一分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意义。關於终点的问题都

带有宗教意义，關於起源的问题都带有哲学意义。

莫尔特曼盼望末世论，给我们的啟示是什么呢？未来充满着希

望，希望都在未来，但是未来里面必定有死亡。这个问题对我们还是

有挑战，但是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未来並不可怕。

下面开始提问题，问题是三位一体的问题。本体论说上帝创造世

界，这个世界要走向终结，这个思路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莫尔特曼的

文章里面没有看到，他也提到圣子，也提到圣灵，但论述並不解渴。

圣子到底在末世论起到什么作用？我盼望的是什么？这一点我感觉到

读文章的时候很不解渴，耶稣不是最后到法庭上审判一下就完了，在

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参与到末世论的过程里面去，怎么参与？

耶稣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最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与耶稣结合为一

体？这不是我的发明，我是从东正教的角度来提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圣灵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因为在文章最后一部

分，莫尔特曼提到了圣灵的问题，但是提到第四部分，与这个文章本

身的末世论没有太大的关联。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圣灵在期盼论当中

到底起什么作用？

一上午在讨论恐怖主义，没有办法迴避恐怖主义，这里面我想区

分一个概念。我不懂英文，我懂汉语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恐怖，一个

是恐惧。恐怖主义是一个炸弹爆炸了，200人死去了，但是人们对这

个行为的恐惧心理是永恒的。我想问，盼望神学怎么去解决由於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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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所导致的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这个心理如果不消除的话，任何

盼望神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类的恐惧心理。而在恐惧心理的笼罩

下，谈不上盼望、更谈不上创造。

张旭（中国人民大学）：

我想作一点评论，实际上是对我的老师演讲的一个研究。我想讨

论的这个主题是盼望神学在当今的思想活力。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是

为了庆祝莫尔特曼老师的经典著作《盼望神学》出版50周年。这50

年来，莫尔特曼老师的思想经过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

得总的来说，老师的神学都可以叫做盼望神学。盼望神学已经过了50

年的时间，它是否还具有它当年的那样的思想活力？因为我们知道在

当初盼望神学开始影响整个德国的时候，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思潮的时

候，它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的影响，无论是对拉美的解放神学，包括韩

国的民众神学，也包括台湾的神学、亚洲的神学，当然也包括和马克

思主义的对话。那么今天已经过去了50年，这样的思想活力或者是它

的思想活力的新的领域到底何在呢？实际上我从图宾根回来的时候，

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在想的问题。

我想谈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它的活力首先在於对抗施密特

的政治神学。第二点是和整个最近20年由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引领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转向，与

当今学术界最新的潮流相关。我们盼望神学实际上可以进入到这场对

话，因此这两个主题一个是对抗的主题，一个是对话的主题。因为我

们知道莫尔特曼老师盼望神学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从90年代到最后，实

际上可以叫做弥赛亚神学，最重要的是弥赛亚六部曲。我们可以说，

在德里达那里，他讨论了一种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性或者是没有弥赛

亚主义的弥赛亚。那么这是对宗教性的一种讨论，可以叫做比较盼望

神学。但是这个是很空洞的，当然你可以通过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或其他人的思想，把它转化成所谓的他者的伦理或者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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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或者是将来的民主。比较有实质性内容的，是阿甘本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重新的解释，实际上阐明了犹太教弥赛亚的思

想。我个人认为基督教的弥赛亚思想，就是由莫尔特曼老师作了有史

以来最系统、最丰富和最深刻的阐述。所以我觉得盼望神学50年，到

今天仍然可以和我们时代最时髦的潮流来进行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来

保持它的活力。

我现在还是回到第一个主题，就是对抗施密特神学。实际上对抗

施密特神学或者是对施密特的批判，以及对犹太弥赛亚要素的讨论，

实际上是我跟莫尔特曼老师谈论最多的两个问题。2010年，在海德堡

举行了一个政治神学会议，哈佛教授弗朗西斯 • 菲奥伦撒作了一个非

常长的报告，都是關於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报告。我的印象跟我和莫

尔特曼老师学习的时候印象是一样的，实际上今天盼望神学所面对的

最大对手，就是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不仅仅是在美国流行，在中国也

是这样。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嘉宾虽然从道德立

场上批判施密特，但不禁暗中还是比较赞同他的思想的。因为我原来

是在写完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书以后，准备写莫尔特曼老师和

朋霍费尔（Bonhoeffer）的书。但后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用盼望神学

的思想对施密特的思想做一个批判，我最近一直在做这样一个准备的

工作。通过对抗施密特的政治神学，我觉得盼望神学依然可以在今天

保持非常强劲的活力，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是和晚近二十年的整个弥赛亚转折的对话。

在90年代初的时候，德里达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马克思的幽灵》

（Spectres of Marx），一本实际上是讨论本雅明的文章，叫做《法的

力量》（Force of Law）。这两本书里面提到了这种没有弥赛亚的弥赛

亚性，这是对整个这20年的学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

人是阿甘本，阿甘本在他的两本书《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和《剩余的时间》（The Time that Remains）中实际上是重新解释了本

雅明的思想，尤其是保罗和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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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实际上也是施密特的坚定批判者，在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里面，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批判施密特

的敌友之争，用传统的友爱的政治或者实际上是敌友政治的这样一种

范畴去理解政治，这是德里达对施密特的批判。而阿甘本的两本书，

实际上也是对施密特的批判。因此,我还是可以把这两个主题合成一个

主题，通过德里达和阿甘本这样的一个弥赛亚转向的对话，来推进对

施密特的对抗和批判,从而保持盼望神学在今天的活力。

莫尔特曼：

我感到非常惊讶，有这么多的问题（20多个），我得花三天的时

间才能回答这么多问题。我现在尽我的努力来回答这些问题。

说到神学，我的起点是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在

罗马帝国的权力之下，他的十字架有政治性的维度，他的复活也有一

个政治的维度。

第二点东正教神学，东正教的起点也是基督的复活，其核心是复

活节，复活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不管是天上、地下的，还是阴间的，

都会回到上帝的荣耀之中。这个体现在他们的礼仪里面。我们需要寻

找到方法去聆听东正教复活节的希望。我有个朋友是罗马尼亚东正教

神学家。

第三点圣灵。在我们的新教传统中，有圣言却没有圣灵，很多其他

教派有圣灵，但是他们没有圣言。要讲这个复活的灵，这也是《新约》

的信仰内容。神圣者选取、接触、提升人，这是圣灵的转化工作，使得

我们得以盼望和期待，这是对生命末世论的转化，以使他们进入永恒

的生命。混乱的宇宙也是要跟上帝的灵在一起，上帝与我们居住在一

起，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不管是怎样的基督教传统，不管是什么样的宗

派，都必须重新思考最后的审判问题，这样人们不会只有对上帝的恐

惧，而是在最后审判中期待上帝。因为最后的审判不是仅仅像中世纪

对最后审判的描述，好的人得好报，坏的人会得到惩罚。对我来说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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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是关係的修复，是对我们最后的治癒。最后的审判是上帝对世

界最后的神圣治疗。上帝是一个福音，它对所有人都有效。这种坏的下

地狱，好的上天堂，不是福音。终末不会仅仅是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

开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原来是美好的，不需要毁灭它。最后是审判的

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看哪，我要使一切都更新”。

我认为，这个世界在变化。20世纪我们有彼此宣战的战争，希特

勒对波兰战争是侵略战争！现在我们没有那种宣战的战争了，如美国

的越南战争是没有宣战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未宣战的战争

不是正义战争，它是不对等的，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军队，另一方面是

一些零散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处境。我们需要理解这

个新处境的新话语。君主宣布例外状态，和恐怖主义类似。 

在普世教会中，正义的和平不是一种武力，教会也参与其中，会

改变我们的文化和对战争的理解。關於生态问题，我想的不是自然宗

教或者在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神学。《旧约》中讲到大地的安息，这是

基於上帝与大地的盟约。这个盟约来自上帝和他的子民，所以有大地

的安息。如果没有尊重上帝与大地的盟约，人们就会灭亡並离开这

个大地。所以人必须尊重大地，尊重大地的安息。圣经传统也有一个

对大地的希望。大地有它自己的希望，当我们尊重大地和大地的生命

时，我们分享这个希望。

施密特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非常渺小。他

有很多好的想法，我们无需要太过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政治神学，

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跟他的观念游戏的天才。那些不过是一些想

法而已，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是例外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政治神学家，在“9•11”过后说，“9•11”之后的

“爱国主义”行动比“9•11”更糟糕。我期待美国政府的政策能改变。我

就说这么多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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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大卫贾思柏（David Jasper，中国人民大学/格拉斯哥大学）：

我意识到我的问题是无法简单回答的。我现在回到前面我们都同

意的一点，即语言不断在移转和改变。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这种全球化

的环境中，语言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语言来彼此了解，而语言不断在

移动变化。

您刚才回应时评论了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传统基督教神学關於正

义战争的理论或语言在今天已经无法想象和理解。战争终归是不正义

的。今天我们的政治话语也在改变，我想到的是，那种我们俩人熟悉

的、我们成长於斯的基督教神学语言，也以某种方式在改变。所以当

一个人说起那种以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之复活为中心的神学，如何把它

从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处境转译到一个不是以基督教信经为背景的

环境中？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系统的信经的话语背景，如何理解基督

的这种政治行为？

莫尔特曼：

我用的术语是改变、转变（transformation），因为每一种生活都

是一种形式，而且是被构成的，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是

大家都能理解的。我自己很喜欢转向这边，站起来，只是因为这样做

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你可以运用一种术语，去描绘这个生命的形式。

无论如何，它是有很多的改变、转变，在这个生命中，然后有一些改

变性的事件。不仅仅是物质、不仅仅是能源，还有信息都在转变。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

我有两个问题。莫尔特曼教授英文论文的第5页其实把關於失

望、關於绝望写得很动人，也有很深的神学传统的基础。但是有一些

表述可能会引起一个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的疑问。因为讲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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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比较神学的传统说法，莫尔特曼教授的说法，说在大多数情況

下，绝望是自己造成的一种病态（self-made sickness）。下面有但丁

的话，很精彩，因为我们放棄所以我们才会无助。读者会提问题，奥

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他们的绝望很多，但说他们完全是自己

造成的病态，可能会引起质疑。同样，莫尔特曼教授引用了一位德国

柏林碰到的年轻人，他做坏事了，讲他的感受，这个年轻人说，我到

处找工作都找不到，都是失败的，所以我就走到这一步，什么都不在

乎了。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中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碰

到这样的年轻人，讲的故事跟柏林的年轻人差不多，类似的故事，我

们可不可以对他作出这样的回答？就是希望会出现，但是得在死后。

这个问题很尖锐，特别在中国，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不是基督徒，甚

至是无神论者，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同早上讲到的恐怖主义有关係，因为有一位从新疆来

的同学或者老师，提到他接触的新疆的情況，莫尔特曼强调教育的重要

性，有些其他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更多地提醒我们的是

社会公正的问题，可能社会公正是一个更重要的教育手段,它比任何课

堂里的教育更加有效。无论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社会公正效果都

很大。我是深深地钦佩莫尔特曼教授關於恐怖主义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9•11”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说那是一些人阴暗的心理产生出来的恶

念，任何人都没法预测和控制的，用大炮去打蚊子，是不会起作用的。

所以我们钦佩莫尔特曼教授的说法。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浅近的直接

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所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包围了

一个山头，把成千上万人包围在山上，很快会进行大屠杀，这时候应不

应该动用武力？美国应不应该去大轰炸？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这种

轰炸，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个地方要我们引用著名神学家朋霍

费尔的话，他的两句话很精彩，现在用得上。第一句话他说，他在走上

绞刑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是终结，对我来说这是开始。他又说了一

句话：假如一个疯子在热闹的市场上开车撞人，基督徒应该去救被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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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送他去医院，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徒应不应该冲上前去制止那个

疯子？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制止疯子开车是要使用暴力的。我这几天看

莫尔特曼的文章，想到德文的Gewalt（暴力）跟英文的force可能是有关係

的，它表示的不仅是力量，而且是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同力

量，也就是德文的Macht和英文的power区分开来，在制止开车的疯子和

制止大屠杀的时候，是需要动用前面一种力量的，就是武力或者暴力。

最后一个不是问题，而是评论。正义战争同正义和平是有关联

的，这个关联就在於都要是正义的。刚才莫尔特曼教授又提到宣战不

宣战的问题，大家知道历史，越南战争或者其他一些战争是逐步发生

的，伊拉克之前联合国和美国做了很多警告，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的判断标准当然不是是否宣战，宣战很重要，你做事情正当、光明正

大，日本是偷袭珍珠港是卑鄙的，德国的闪电战也是卑鄙的，这毫无问

题。但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重要区别不在於是否宣战，形式至

少不是最主要的。同时我认为，正义战争和正义和平都是存在的，关

键在於是否正义。

莫尔特曼：

關於奥斯威辛受害集中营的问题，在1961年，我拜访了集中营

的生存者，有三万人被杀，沿着街边有各种残骸。我特别期望这些受

害者不管是男女，他们都会复活。他们是否在奥斯威辛绝望？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他们会祷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祈祷上帝

也会在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三个人被掛着，他们在问上帝在哪

里？有人告诉他们说，上帝被掛在十字架上。这里有两个应许，不在

军队服役，也不去请愿去杀恐怖主义者，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

我也还有一个小问题，關於圣灵的问题。我知道在《新约》里边

有这样的说法，基督徒在至少一千多年之内，没有人敢去干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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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教毕竟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所以在欧洲，黑格

尔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干犯圣灵的人，他的整个哲学就是關於圣灵。

但是基督教没有办法绕开圣灵的问题，在美国比较流行新教教派叫灵

恩派，我认为完全滥用了圣灵，回到了原始多神教的状态，这是我个

人的观点。

我想问莫尔特曼教授，您作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怎么去对待圣

灵的问题？尤其是怎么去安排圣灵在您盼望神学里的地位问题？

莫尔特曼：

圣灵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力。如果绝望了或者是忧伤，我们就让

圣灵与我们一起受苦，让圣灵也忧伤了，这是《新约》的答案。得罪

或者干犯圣灵，我没有任何的经验或答案如何去理解这一点。而且不

是最重要的，不是《新约》中最重要的词语。圣灵是为我们人类所设

的，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去寻求上帝，所以我们人类的灵

是不断持续地要去聆听圣灵，要去感受这个圣灵在对我们的灵说什

么，他们不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一起。

张旭（中国人民大学）：

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问题，施密特（Carl Schmitt）1924年写了一

本书《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1935年埃里森彼得森批评了

他。到了1970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快半个世纪，施密特写了《政治

神学2》（Political Theology II），他说这个是射向他的一支箭，並且带

倒刺。今天要对批评他的人，来一次总的清算，其中在1970年这本书

里有两段提到了莫尔特曼老师。我想问莫尔特曼老师的是，今天施密

特这么火，莫尔特曼老师想不想对施密特来一次总的清算？因为时间

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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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特曼：

我不同意这样的末世论，就是最后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战争，

是很可怕恐怖的场景。如果世界最后是上帝说“看哪，我已经让一个

更新”，就不一样了，施密特所说的一切也都化为乌有了。他提到了

我，他说我基督的十字架是政治的维度，他並没有进一步说我更多的

思想。

杨熙楠（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我们非常感谢莫尔特曼教授两个半小时的对话。有一个最后的总

结，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明天会更好》。今天整天的研讨里面，大

家都知道明天会更好，而且明天会更新，明天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

新的开始就在於我们的记忆，我们对记忆的一种盼望，还有我们对记

忆的传统的传承，最后就是我们对记忆的行动带来一种新的盼望。

我们谢谢莫尔特曼教授非常精彩的，非常感谢。


